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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丰富性的表征及新媒介的推动+

一隋岩姜楠

【内容摘要】 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使当代生活充满了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

符号能指。从传统媒介到虚拟媒介，从现实生活到艺术世界，每个符号系统内部都借助多重能指的架

构组成庞大的符号体系。因此，媒介化时代的符号传播研究，应把注意力从经典符号学家所倾心的所

指的多义性转移到能指的丰富性上来。

【关键词】 能指；能指的丰富性；新媒介

经典符号学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揭示所指的多义

性上，而忽略了能指的丰富性。新媒介、虚拟媒介、

图像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媒介化时代、消

费时代等这些当今社会挥之不去的因素，都促使能指

更为丰富、更为多姿多彩。

一、不同符号系统中能指丰富性的表征

现代社会，万物无非符号，生活被全面符号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媒介样态的更迭演进，都强有

力地推动着能指的丰富发展，使能指大量充斥于各种

符号系统之中。

(一)各类艺术符号中能指的丰富性

艺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由不同的艺术门类组

成，而每一种艺术门类又是通过不同的符号能指建构

起来。从符号学的角度，以艺术形态的材料和技法

(即符号能指)为依据，把艺术系统划分为美术符

号、音乐符号、舞蹈符号、戏剧符号、影视符号，并

且把美术符号、音乐符号、舞蹈符号归纳为单一符号

系统的艺术形态，把戏剧符号、影视符号总结为不同

符号系统融通交织的艺术形态，以便探究符号能指的

丰富性。

1．单一符号系统能指丰富性的表征

单一符号系统的艺术传播中蕴藏着丰富的能指。

美术符号中的不同能指营造着不同的所指。以绘画为

例，它通过色彩、线条、构图等能指为造型手段，又

由于使用的物质材料和技法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能

指。西方的油画艺术与中国的水墨画艺术就是因物质

材料与绘画技法的差别，即能指的差别，而富有不同

的精神和艺术表现力。油画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对世

界绘画产生了极大影响，色彩作为其能指，在色调、

光线、质感和空间感等几方面变换交织建构着能指的

丰富。水墨画是中国画的代名词，墨与水质材料构成

其物质基础，水墨画更侧重以线条勾勒、散点透视、

笔墨技法、空间留白等能指，制造着“虚实相生”

的艺术意境。

音乐符号中的能指更为复杂。音乐属于诉诸听

觉的、由有声语言符号构成的艺术传播形式。“音

乐艺术的实体是乐曲，乐曲由旋律、节奏和调式、

曲式、和声、复调等要素构成。”④这些元素作为有

声语言符号的能指，组织着音乐的符号传播。器乐

和声乐作为两种不同的音乐类型，是按照工具的不

同使用方式这一层面的能指为划分依据的。在我

国，不同的民族拥有着各具特色的民族乐器，汉族

的二胡、唢呐，哈萨克族的冬不拉，彝族的葫芦

笙，苗族的芦笙等等，这些民族乐器及其风俗已经

不是简单的音乐演奏，而早已积淀为民族身份的象

征，成为民族符号的能指。这同时也彰显了音乐传

播中符号能指的丰富性。

舞蹈符号中的能指则多为肢体所为。舞蹈是一定

时空中的、以有韵律的人体动作即肢体语言符号为主

要表现手段的艺术传播形式。柏拉图就曾把舞蹈称为

“用手势说话的艺术”。随着舞蹈艺术的发展，把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象征中国国家符号的传播机制”(项目编号：NCET一09—0706)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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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身体及身体各部分动作”②作为能指成为其表意

的趋势，而不仅仅局限于“手语”。在芭蕾舞中，脚

和手位置的规定，跳与转的到位，动作呈现的“开、

绷、直”都成为肢体语言符号的能指，通过它们来表

情达意。中国古典舞蹈以“圆”为基本形态，以

“手、眼、身、法、步”和“精、气、神”为能指。

西班牙舞的潇洒热烈，傣族舞蹈的“三道弯”，红绸

舞以火红长绸的飞舞营造一种狂欢，腰鼓舞通过夸张

的击鼓动作与集体场面制造一种壮观⋯⋯这些各异的

肢体语言都成为表情达意的符号能指，传达着一定的

心理内容。不同民族的舞蹈所形成的肢体语言范式，

即“舞蹈语汇”，是舞蹈艺术的重要符号能指。

2．多种符号系统能指丰富性的表征

多种符号系统之间的融通交织，是能指丰富性的

又一种表征。通常认为，戏剧、戏曲、电影、电视是

综合艺术，汲取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其它艺

术的精华，通过新的表现手段形成具有独特审美价值

的艺术门类。正是这种综合性决定了它们是由不同符

号系统融汇交织而成。

戏剧、戏曲主要以人声语言和肢体语言作为符

号能指。中国戏曲把“以一求多”作为其美学追

求。在不同的剧情中，舞台布景作为符号能指与演

员肢体语言作为符号能指，共同展示出不同的环境

氛围。“角色行当的‘一行多用’、表演动作上的

‘一式多用’、戏皓声腔与音乐上的‘一曲多用’；

表演艺术中的‘一人千面’‘一曲万情’ ‘一步千

态’‘一笑百媚”删均体现出肢体语言作为符号能

指与有声语言作为符号能指共同营造的艺术传播形

态的丰盈。戏剧戏曲正是通过这些不同符号系统中

的能指建构起来的艺术形式。王国维说：“戏曲者，

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换用符号学的表述就是：戏

曲者，谓以人声语言与肢体语言为符号能指，表达

所指。

电影和电视虽然同样是以图像、声音、文字等符

号能指作为其表意方式的综合性艺术，但是从符号学

角度来看也有不同之处，即电视符号的全息性。如高

小康所认为：电视符号中存在着一种全息现象，“摄

影比之于绘画，所传达的视觉信息不仅包括了绘画所

传达的‘特征’信息，而且还具有非特征的‘细节’

信息。电子传音比起口头传达来，不仅包括了后者所

传达的‘语义’信息，而且还传达了发音的个人的

生理信息⋯⋯最能显示出当代全息化传播特征的技术

手段当然是电视了。”@

影视艺术中，角色造型作为符号能指是镜头语言

的重要构成元素，是塑造人物性格、传达人物心理变

化的重要操作手段。表情作为符号能指，是影像传播

中标志性的元素，在虚拟符号能指的制造中具有更夸

张、更容易塑造的优势。诉诸于听觉的有声语言作为

符号能指，包括人物的语言与音乐。人物的有声语言

是传递信息、完成叙事的重要手段；音乐符号能指的

选用则要追随影片的主要内容和主题，与视觉符号能

指结合，起到升华主题、抒发情感、渲染气氛、强化

冲突的作用。通过对景别能指的选择，使观众产生一

种或弱或强的参与感，一种或远离或接近的心理距

离，一种或旁观或渗透的效果。镜头角度能够夸大和

强化原有场景空间的透视关系：仰拍的力量感、崇敬

感与雄伟感，平角度的常态感、亲切感与客观感，俯

拍的渺小感、俯视感与蔑视感⋯⋯镜头营造的能指借

助不同拍摄角度的选择，带来不同的视觉意义(所

指)和视觉效果。此外，构图作为能指、光线作为能

指、色彩作为能指都是与人的审美要求、心理特征相

联系的。蒙太奇组接的能指则善于把原本单个镜头所

不具备的新寓意，形象地表达出来。

有声语言符号能指、画面语言符号能指与蒙太奇

能指共同建构着影视艺术。而影视艺术的以上符号能

指又是由影视传播符号系统中更为细微又庞大的能指

元素构成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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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这些能指如同物质的一颗颗原子，原子

建构成分子，分子架构着物质的结构，勾勒着美轮

美奂、色彩斑斓的视听盛宴。摄影机的推拉摇移所

营造出的能指蕴藏着创作者的艺术思维；长焦镜头

作为符号能指带来充实饱满的视觉感受，短焦镜头

作为符号能指则显得活泼奇特；慢速运动作为符号

能指表现出深沉、厚重的抒情气质，快速运动作为

符号能指则制造出强烈、紧张、欢快的情绪。从长

远来看，复合型媒介的传播将是未来媒介传播的发

展趋势。它将把容纳触觉、嗅觉，甚至味觉等更为

丰富的感知方式作为符号能指，提供多维度的感官

传播享受，当然也传达多维度的所指意义。麦克卢

汉早在《理解媒介》中曾预言：“媒介作为我们感

知的延伸，必然要形成新的比率。不但各种感知会

形成新的比率，而且它们之间在相互作用时也要形

成新的比率。”@未来媒介将容纳受众从现实世界中

所获得的多种感官体验，以此协助人类全方位认识

世界。那时，更多流芳溢彩的能指将用以表情达

意，传播人类丰富的情感。

(二)实物符号在历史演变中彰显着能指的丰

富性

跳出艺术系统，实物符号的发展演变同样彰显着

能指的丰富性。在历史进程中，实物符号的传播效果

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空使得实物符号的能指产生不

同的传播效果，即符号的能指具有历史性。

1．具体事物作为符号彰显能指的丰富性

具体事物作为符号，其能指是具有丰富性的。通

常，这一类符号能指是通过诉诸于视觉感官的形式要

素传达出来的。传播者将视觉符号的能指进行编码，

传达到一个可以感知的形式中，从而表达所要揭示的

信息。具体事物符号能指的视觉传达形式的多样性，

显示了能指的丰富性。如“十字架”的设计，它是

以两根笔直的长方体木棒为物质材料，两根木棒的长

度比例一般为1：1．618，黄金分割，以横木棒两等分、

竖木棒三等分的等分点，90度角垂直订合。在这两

根垂直固定的木棒还没有与基督教相联系时，它们无

非是具体的事物而已，其排列组合的方式也有多种多

样。另外，天主教与新教的十字架也是有区别的。天

异的。从这个例子中可见，具体事物符号的能指确实

存在丰富性。当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具体事物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同构”。，并形成了能指与所

指惟一对应的强符号。如今，一瓶香水、一包香烟、

一部手机、一辆汽车、一幢房子，都可以作为能指，

成为标示消费者社会地位、生活水准的符号。越来越

多的具体事物担当着符号的能指，意指着、演绎着一

个纷繁复杂、色彩斑斓的当代社会。

2．人物作为符号彰显能指的丰富性

社会被符号化的显著特点就是不仅事物可以作为

符号能指，人物也同样可以。人物作为符号，其能指

的丰富性不胜枚举。

李白是诗风飘逸洒脱的符号能指；杜甫是忧国

忧民的符号能指；王羲之是书法艺术的符号能指；

并称“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帕瓦罗蒂、多明戈、卡

雷拉斯则是美声声乐的符号能指⋯⋯人物作为符号

能指也是丰富多彩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异

彩纷呈。

人物符号由于象征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

(所指)，其能指选择亦大不相同。五六十年代，雷

锋和王进喜作为符号能指，分别承载着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

指。90年代，电视连续剧《渴望》创下万人空巷的

收视纪录，使得刘慧芳这一淳朴善良、温柔贤惠、任

劳任怨的妇女形象深入人心，成为贤良淑德的能指。

“女强人”作为市场经济时代自强不息、巾帼不让须

眉的标签，看似是产生于民间的符号能指，却承载着

主导文化对在转型社会中下岗失业的千百万女工再就

业、再创业的诱导与教化。从“女强人”到“女人

得对自己好点儿”，世纪之交的价值转换之所以选择

了李宇春作为“想唱就唱”“亮出来就精彩”的精神

所指的能指，是因为只有“想唱就唱”的随性才能

践行“借贷消费”的时代主旨。细数古今中外的符

号性人物，我们不难发现，人物作为符号能指看似是

一种偶然的任意性，其实背后蕴藏着历史发展的必然

性。时空流变，人物作为符号能指却并没有被遗忘，

而是存留在一代代人的记忆里，铭刻在属于他们的那

个时代中。

主教的十字架上有耶稣圣尸，称为“苦像”；新教的 (三)民俗、庆典仪式中能指丰富性的体现

十字架上则没有圣尸。因此，同样象征着基督教这一 对于民俗、庆典仪式而言，它已然成为一种民族

所指意义，其能指——十字架这一具体事物是形态各 文化符号。传统各异的民俗表达方式作为能指，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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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丰富多彩的。

每年的除夕之夜，吃饺子、放鞭炮、发短信、

看“春晚”已经是大部分中国人必做的事情。延

续近三十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作为

庆典仪式符号的能指，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建构着

一种同根同源、同祖同宗的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

“春晚”因此演变成新民俗符号的能指。为了有效

传播这个新民俗符号政治、文化、民族、时代等

多层次意义所指，其能指表现形式一直被不断的

更新、变革。

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诞生于1983年，它表达了

刚刚挣脱文化枷锁的人们对新生活的渴望与憧憬。晚

会首次采用了“茶座式”的空间演播形式，并延续

至今。台上台下互动猜谜语、电话点播节目、现场直

播的传输方式拉近了演播室内外华夏儿女的心理距

离。这些能指表现形式强化了春节联欢晚会升华出来

的“普天同庆”的共时性与民族感，也为春节联欢

晚会成为民俗符号奠定了基础。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

需求，在后来的春节联欢晚会中，导演们精心设计出

了各种精彩的节目形式，即体现民俗符号的能指表现

形式。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节目形式中出现了许

多至今仍被交口称赞的优秀作品，如歌曲《我的中国

心》《冬天里的一把火》，小品《超生游击队》《吃面

条》，相声《一个推销员》。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

中国电视尚处于电视形式的探索期，春节联欢晚会作

为民俗仪式的符号，其能指表现形式围绕着理想主义

与奉献精神的所指主题，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

期，从过重的意识形态承载中解放出来的中国电视则

开始走向电视观念的探索期。受众的主体性逐步增

强，娱乐观念、参与意识体现在这个时期春晚的能指

表现形式中。1992年“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

目评选”、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征集，都折射着

春晚民俗符号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多重所指的蕴涵。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电视技术的成熟使得产业

化发展成为可能。日益清晰的电视图像、异地传送与

分会场设置、人物形象设计、灯光舞美造型、大摇臂

带来的动感十足的画面，这些能指表现形式的娴熟驾

驭，促使春晚不再拘泥于对个体节目形式的艺术追

春晚舞台，到《星光大道》栏目角逐出的年度优秀

平民歌手陆续在春晚登台亮相，再到时下火热的《我

要上春晚》栏目中观众投票推荐出的草根明星“旭

日阳刚”组合、“西单女孩”的一夜成名⋯⋯都是现

今时代“众声喧哗”的能指显现。可以看出春晚作

为“民俗仪式庆典”，其独有的电视艺术特征是在不

断改革与创新中前行的。同时，为了能够更好的彰显

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精神等多层所指

内涵，符号的能指表现形式也不断随之发生着变化。

当然，“春晚”在其发展中也不断面临着“审美疲

劳”的挑战，从符号学角度来讲，这个“审美疲劳”

就是“能指的疲劳”。而另一方面，在“审美疲劳”

压力下“春晚”能指形式的不断花样翻新，也促使

着“春晚”所指意义的延伸。

同样被人们所熟悉的端午节，历代沿袭着在手、

脚踝上缠绕五彩线缕，象征驱妖辟邪的“端午索”

的习俗。这一由五彩线缕交织而成的“端午索”承

载着女性性别表达的内涵，是一种极具性别修辞意

味的符号能指。另外，吃粽子、赛龙舟、祭屈原也

作为端午节这一民俗庆典仪式的能指，在历史的演

进过程中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生活的美

好期待与憧憬，也逐渐成为一种中国民俗文化的象

征。民俗、庆典仪式作为符号能指的丰富性可见

一斑。

二、媒介技术的革新推动能指的丰富性

信息的承载体，传播学称之为媒介，符号学则唤

之以能指。因此，媒介的演进，势必伴以能指的多姿

多彩。

人类走过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

子传播的不同时期，与之相应，媒介符号也经历了有

声语言、文字语言、图像与文字语言并举、电子文字

语言与电子图像语言并举的时代变迁。

口语传播时代以有声语言为媒介，西方的荷马

史诗与中国的《诗经》都是有声语言作为符号能指

的时代的产物。在文字符号传播时代到来之前，结

绳记事与原始图画曾一度行使着传播媒介的功能，

绳索和图画也就成为相应的能指。文字的出现，开

求。为了体现新民俗的符号性，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挖 启了文字语言作为符号能指承载传播历史文化的重

掘能够体现“众声喧哗”之氛围的能指表现形式。 要方式。作为媒介，文字的出现突破了传播的时空

从2003年由观众中征得的歌曲《让爱住我家》登上 界限；作为符号能指，它为人类璀璨的文化得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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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提供了物质载体。印刷时代的到来，使信息的批

量生产成为可能，此时，文字作为符号能指的物质

载体作用被发挥到极致。正是因为新的能指的出

现，报纸这一媒介形式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随

之展现。

19世纪末期，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把人

类带入新的传播时代，符号的能指也随之更加丰富。

广播通过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人声语言，利用拟声

制造的音响，与紧张松弛的不同旋律、节奏和节拍共

同演绎着声音的美妙，展现着能指的丰富性，使有声

语言符号能指的丰富性在广播媒介中得以尽情施展。

电视媒介则是通过画面语言与有声语言共同营造的

“信息场”彰显着多姿多彩的能指：镜头的切分、摄

像机的调度、景别的设置、蒙太奇的组合、色彩氛围

的搭配、音效的造型意识与节目的结构形式等等手段

都成为符号能指，共同构筑着电视传播的魅力。同

时，与电视画面能指和有声语言能指具有同步性的手

势、表情、气质、体貌、环境等附着符号作为能指，

也传达着丰富的信息。

如今，互联网等新媒介构筑了展现视觉文化的新

平台，赋予了能指无限的生命力和表达能力。这些平

台的传播，不仅依赖反映现实生活的视觉符号能指，

吸收、整合了传统媒介的信息表现优势，也依赖着由

数字技术制造出来的虚拟符号能指，成为集文字符号

能指、声音符号能指、图像符号能指等多种符号能指

于一体的综合性媒介。在搭建视听符号能指的结构

中，如果说电视媒介把拓展现在时、压缩过去时、限

制未来时作为审美追求，符号的能指更注重真实性的

话；那么，新媒介技术则把颠覆现在时、摒弃过去

时、建造未来时作为感官享受，符号的能指更突出虚

拟性。在媒介技术的支持下，“虚拟现实技术，以交

互性为特征，综合利用了计算机图形学、仿真技术、

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模拟人的视觉、听

觉、触觉等感觉器官功能，使人沉浸在计算机生成的

虚拟境界中”@，这便使得虚拟的符号能指充斥着网

络世界，轰炸着人们的视神经。

综上观之，人类传播史上的每一次媒介变革带

来的不是媒介符号的替代性消亡，而是累积性优化

组合，使得符号在能指层面更为广泛和丰富。同

时，每一种新媒介的诞生，也带来了人类社会生活

方式及其文化的变革。麦克卢汉就曾论述道：当

“技术是人的一种感官延伸时，随着新技术的内化，

文化的新型转换也迅速发生。”⑨伴随着人类从口语

传播时期走进电子传播时代，符号的能指由一种形

态演变为多种可能的背后也隐喻着人类生活的几经

风雨、纷繁复杂。

无论是艺术系统中符号能指的缤纷绚丽，还是实

物作为符号其能指的丰富多样，都影响着我们看待和

了解事物的方式方法，冲击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

体系。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演进带来了人类的生活多姿

多彩，而这种利用媒介技术制造丰富的能指来取悦受

众、牟取商业暴力的消费文化，势必会引导大众价值

取向、挑战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虚无历史意识，这

是我们必须加以警惕的问题。

注释：

①王宏建：《艺术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②王宏建：《艺术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③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④王国维：《戏剧考源》，见《艺术特征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510页。

⑤高小康：《大众的梦》，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96—97页。

⑥[加]埃里克·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⑦同构即某一能指与某一所指之间的惟一意指对应关系。参见隋岩、张丽萍：《对“同构”的溯源与阐释》，《现代传播》，2011年

第7期。

⑧王志永：《对网络视觉传播的批判性思考》，《传媒观察》，2010年9月。

⑨埃里克·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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